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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曾拥有显赫的家
世，却从父母布满老茧的手
中，接过了人类最古老的遗
产：在苦难中开凿光明的勇
气，在岁月里淬炼生命的韧
性。

——一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研
究生身穿学位服，和正在田野里
收割麦子的父母视频通话，而他
的感言更让人动容

循此苦旅，以抵繁星。
——拉丁文谚语，也以莫尔

斯电码的形式储存在“旅行者”号
探测器所携带的金唱片中

传说之所以总能撩拨人心，就
是因为它们过于符合人性的期待。

——传说里充满了伯乐与千
里马相遇相知的美谈、相识于微
时的情谊、被世人嫌弃时的不甘、
悔不当初的遗憾以及皆大欢喜的
美好结局

人生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也
可以往四处走。

——往哪里走，都是
向前

（摘自《新周报》）

你我皆凡人。
只要是凡人，必有所牵

绊。没有放肆的自由，甚至
被日复一日相似的劳作、生
活拖累。然而，也是凡人，
能够沉于洪流之底，一如田
埂的秋菜、地里的麦子，噌
噌噌向上生长。那股最深
处动人的力量，其实是本
能。

不囿于过去，不彷徨现
在，不奢求未来，只是自然
而然地生长。是花就长成
花，是麦子就长成麦子……

想起曾经读茶人李曙
韵的《茶味的初相》，身为茶
人，她以茶事悟人生。

有一次她和友人相约
品一泡老茶，几轮过后，除
了感受到老茶的沉着气韵，

也不禁感叹，于茶，这一甲
子的人生就这般以一壶茶
的时间弹指而过了。于是
再联想到人，好像也如茶一
般，或还没来得及像泰戈尔
所说“生如夏花之绚烂”，就
仓仓皇皇过去了。

她写：“正懊悔自己不
曾有穿着短裙露出青春的
年少，却也念记着外祖母黑
裤蓝布衫的纪律人生，每每
凌晨梳着油发平静的身影，
作息像墙上的钟摆日复一
日直至自然停摆的一刻。”

你很难说，哪一种是对
待生命最好的态度。

一如茶，用生命做赌
注，对未来亦只能面对，接
受并且承担。可回过头想，
茶之本能，或就是一种生命

的“凡人精神”。
它让我想起我的祖母。
我常常和别人说，对我

影响最大的人既不是英雄
伟人，也不是明星偶像，而
是我的祖母。老太太没有
上过学，一辈子去过最远的
地方，就是结婚早几年，祖
父带她去了一趟他长大的
地方——上海。然后，没几
年祖父因病早逝，祖母一个
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成人、成
家……她看上去就是那样
一个平平静静的老太太，待
人和气、行事小心，但她的
能量于一生的克制、隐忍之
中，你觉得是那样隆重和盛
大。

（摘自《意林》
谁最中国/文）

明明有钱却欠债不还，这
样的“老赖”令人痛恨。对于
这样的被执行对象，人民法院
通常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倒
逼其履行法律义务。然而，近
年来，部分“老赖”违反限高令
乘坐高铁、飞机出游事件时有
曝光。“老赖”的身份证号、护
照号都被监控锁定，按理说买
不了机票和高铁票，为何还能
正常乘坐高铁、飞机出行？
“老赖”照样坐上一等座

2024年9月全国检察系统
数字检察模型比赛，北京铁路
运输检察院核查出3名江苏宜
兴地区被限制高消费的“老赖”
购买高铁票、飞机票出行线索，
并向宜兴市检察院提交。进一
步核查发现，其中一人购买高
铁票、飞机票出行40多次。

以此案为鉴，宜兴市检察
院今年开展了一项专项监督
行动，对2018年以来宜兴市人
民法院作出限高令的 6103 名
被执行人进行摸排，发现有
502名被执行人在限制高消费
期间，使用护照购买并乘坐飞
机、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
动 车 组 列 车 一 等 以 上 座 位
8000余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
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乘坐
交通工具时不能选择飞机、列
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不能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
全部座位以及其他动车组列
车一等以上座位。

记者梳理发现，不仅在宜
兴，宁夏银川、广西柳州、湖南
浏阳等地也发现“老赖”违规
乘坐高铁、飞机的案例。
“身份证被锁，护照仍自由”

记者采访了解到，被限制
消费的被执行人之所以能使
用护照购买高铁票、飞机票，
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

——护照编号不唯一，换
本护照就可以。法院的限高措
施虽能绑定被执行人的护照，
但仅能关联限高决定作出时被
执行人已持有的护照信息。由
于护照与公民身份证不同，被
执行人每新办或补办一次护
照，即可获得一本新护照，同时
拥有一个新的护照编号，从而
能够规避限高规定。宜兴市检
察院和桥检察室副主任王敏介
绍，通过对当地被限高的被执

行人持有护照数进行调查，发
现其中111人办过5本以上护
照，1人竟办过10本护照。

——换护照了法院不知
道，被限高了公安不知道。受
访人员表示，不同部门信息共
享和协作机制尚有待完善，法
院无法及时掌握被执行人新
办或补办护照信息，公安机关
也不知晓申请办理护照的人
员是否属于被限高的被执行
人，从而形成“身份证被锁，护
照仍自由”的漏洞。

——“人无影、车无踪”，
法院找人不轻松。被执行人
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依法应予以拘留、罚款。司法
拘留等惩戒措施本可以给规
避限高的被执行人形成威慑，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院执
行往往面临“找人难”。一些

“老赖”跟法院玩“躲猫猫”，如
果法院执行局想掌握被执行
人的行踪轨迹，还需依托公安
力量；如果“老赖”去了外地，
跨地找人的难度就更大。

构建公检法联动机制，让
“老赖”无机可乘

针对被执行人新办或补
办护照后即可用于购买高铁

票、飞机票的问题，办案检察
官认为，公、检、法之间应建立
被限高的被执行人员的信息
查询联动机制，各单位确定工
作联络部门和专职联络员，明
确信息协查的范围、手续和程
序，规定协查完成时间等。同
时，公安与法院建立失信被执
行人、限高人员信息实时交互
机制，确保公安掌握他们的名
单，这样就能在发现他们新办
或补办护照时及时阻止或第
一时间通知法院执行局。

构建公、检、法打击拒执
违法犯罪联动机制。办案检
察官认为，对于查实违法的被
限高的被执行人，由法院执行
局依法作出司法惩戒，公安机
关安排专人负责配合法院执
行局开展人员查控、拘留收押
等工作；对于高频次购买高铁
票、飞机票出行的被执行人，
应组建公检法专班，调查其购
买车票、异地住宿的资金来
源，查明该账户的资金流水，
查找其隐匿的可执行财产，构
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做到办理一案、震慑一
片。（摘自《半月谈》2025 年第
15期 朱国亮/文）

悬
崖

据《人民日报》报道，黑龙
江绥化市王先生反映，当地东
城客运站作为绥化市向社会
公布的惠民工程之一，总投资
3600 余万元。然而，该工程
2015年建成后一直未启用，市
民搭乘长途汽车仍在破旧的
老客运站，十分不便。

记者调查发现，王先生反
映的事的确存在。而除了东

城 站 ，另 一 座 耗 资
5000 余万元建成的六
合站，2015 年底建成

后，仅运营了一年多就因亏损
关闭。

两座客运站相似的命运，
背后原因有差异，也有共性。
对前者来说，交通运输局将原
因归咎于拆迁滞后、施工单位
材料报送不及时、结算拖延；
施工单位则反驳称滞迁户不
影响车站运营，验收材料早已
补齐，直指“新官不理旧账”

“干部不作为”。而在这种部
门与施工企业的漫长拉锯中，
车站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一

直闲置至今。
如果说东城站的“烂尾”

主要源自项目落地过程中的
“不作为”，那么，差不多同时
建成的六合站在运营不久后
便关停，则更多与决策源头的
失当有关。

按照当地的说法，六合站
的建设依托于新区规划，但最
终新区未获批便仓促上马，导
致六合站投运后因客源不足
被关闭。这样的结果，看似有
客观原因，实则暴露出决策过

程中对市场规律和新区建设
本身风险的尊重与判断不足。

一定程度上说，这座耗资
5000 多万元却最终关停的新
站，实际成了公共决策的“试
错成本”。这样的成本实在太
高。

这背后，本质上是一种公
共责任的空转。因为无论如
何，推动惠民工程及时落地，
纵有再多困难，也是公共部门
的应尽职责。

（摘自《新京报》8.19）

小时候写作文，我
经常把“亨”与“享”弄
混，但是有一次受到母
亲的责备时，我却强辩
说：“亨跟享只差一点点
嘛。”

“怎么能说差一点
点呢？”母亲说，“亨少那
么 一 画 ，就 不 能 成 为

享。好多有钱的
大亨，一年到头
忙着赚钱，就因

为少了那么一点轻松和
豁 达 ，就 无 法 好 好 享
用。”

“可是享多了一画，
您怎么解释呢？”我不服
气地问。“这也有道理
啊！享多那么一画，就
不能成为亨。人们往往
为了贪享那么一点，就
永远当不了大亨。”

（摘自《萤窗小语》
刘墉/著 漓江出版社）

假期游名山，视野所及，
尽是人山人海。此次名山之
行，主要是听朋友说这里的

悬崖十分震撼。朋友说，悬崖是
两座山之间看似极近却遥不可及
的距离，具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美，甚至有些残酷。我被这番话
吸引到了山上，却被川流不息的
人群挤到了一旁，等我好不容易
挤到悬崖边上，却被拍照的游人
破坏了兴致。在如此热闹的地
方，根本无法静下来感受朋友口
中所说的悬崖。

无奈之下，我停下脚步，有些茫
然地看着四周的陌生人。突然，我
发现了另一种悬崖。这里山挨着
山，人挤着人，两座山与两个人之间
不都是一道道或大或小的悬崖吗？

山不会触碰对面的山，人也无法
了解对面的人，都是因为两者之间有
着一道看似狭窄实则深不可测的悬
崖。我被这个发现震撼了，突然觉得
此行不虚。因为我确实看到了悬崖，
而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悬崖。

我放慢脚步，有意无意地与
身旁的行人聊天。大多数人行色
匆匆，对我的搭讪有些敷衍，但也
有少数人像是找到了知音，甚至
有几个人还停下脚步与我攀谈起
来。停下来的多是老人，匆匆忙
忙走过的多是中年人，有些年轻
人虽然不会停下来，但对交谈表
现得非常热情。

原来，悬崖并非难以征服。
那些与我一般的中年人也许是被
生活的压力裹挟，总是有着莫名
的浮躁，老年人则因为时间宽松
喜欢与陌生人交谈，而年轻人总
是充满活力。我与三者之间确实
有着悬崖，但因为我迈出了第一
步，让这座悬崖也变得不再难以
逾越了。

事实上，真正的悬崖只存在
于人的内心深处，由人与人之间
的戒备与冷漠切割而成。当一个
人放下戒备抛开冷漠，便
可以跨过悬崖收获一道融
化人心的美丽风景。
（摘自《今晚报》石兵/文）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

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
坐落。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
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
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
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
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 台透
析机并列排开，可供 200 人轮
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
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
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

“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
“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
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
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
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
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
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
体生活。

生计和尊严
得病前，张顺（化名）在沿

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换来县
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
各地辗转求医，最后，需要终
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
山空。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

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
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
龄大多在 20 岁到 50 岁之间，
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
要终身透析。得病后，他们被
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
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
家人的负累。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化
名）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
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
年。如今，在工厂里，她一步
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
力。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
更多患病的年轻女性同乡带
出来。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
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
力付医药费。

老板的生意
2022年，兼任透析中心老

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化

名）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
痛点，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
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
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
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
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
起死回生。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
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
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
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
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
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
中心带来医疗营收。也正因为
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
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
则就是活下去”，张顺坦言，比
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
续，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如
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

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
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彼此惦记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

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
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
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
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
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
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
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
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这样的车间，工人流动率
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
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
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
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
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
类。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
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
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
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

“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
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
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
钱没了，都是白玩。”

（摘自《新京报》8.13）有所思

妙
语
林

若
前
行
，别
怕
痛
，有

些
伤
是
成
就
你
的
勋
章
。

（
摘
自
《
思
维
与
智
慧
》

陈
英
远\

图
、文
）

画

与

理

画

与

理

客运站建成10年未用，背后是公共责任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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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与透析机：尿毒症患者以工养医

亨与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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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为何““老赖老赖””还能坐一等座出行还能坐一等座出行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
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
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
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
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
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凡人，亦动人
车间里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


